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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镇长
□ 张凤辉

挑水记 □ 黄文庆

一片静静的树林

要说告别太艰难
——— 马航MH370客机失联一周年祭

微语绸缪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读史札记
·也说李白与杜甫

编辑手记
地下作物

□ 董改正

非常文青

贾镇长和贾镇长并肩坐在动
车的同一排座位上，谈得很热烈、
很友好。他们一位来自塞外边陲，
一位来自东南沿海。半小时前，他
们遵循着概率上的必然坐在一
起，待弄清对方姓氏身份后，一起
感叹人生的巧合与偶然。

“老弟贵庚呀？”五大三粗的
塞外贾认定小巧玲珑的东南贾比
自己年轻得多。

“内（你）系（是）雪（说）我的
岁速（数）？”东南贾娃娃脸上有些
疑惑，塞外贾点了点柳斗似的头。

“系（四）系（十）岁啦，速（属）
老府（虎）的。”

“我也是四十岁，属老虎的！”
“呀——— ”东南贾惊讶得像被

踩了尾巴的猫，“呀呀呀——— ”随
即伸出双手，于是，一大一小、一
粗一细、一糙一腻的两双镇级首
脑的手，跨越三千多公里的版图，
紧紧握在了一起。

镇长与镇长会晤，有些话题
是必谈的，比如镇域面积、产业结
构、村庄、人口……塞外贾总是抢
着问话，他想把东南贾的思路引
入自己的轨道，从而避开一个难
堪的话题。看着绞尽脑汁设置的
护栏被东南贾一个个轻松跨越，
塞外贾黔驴技穷了。就在塞外贾
无可奈何地一小段沉默后，“狼”
终于来了。

“内（你）们近（镇）去年税修
（收）几个亿呀？”东南贾剥开一个
橘子，掰一小半递给塞外贾。

塞外贾慌乱地把橘子塞到嘴
里，嚼了三两下就咕咚咽下，支支
吾吾道，“亿？啥亿呀，惭愧，惭愧，
才八十多万……”

“呀，借（这）么小（少）嗳！开
玩笑吧！内（你）们没有企业嗳？”
东南贾睁圆白多黑少的眼睛，上
下打量着塞外贾。一米八三的塞
外贾感到一节一节地矮了下去。

“我们近（镇）系（是）八个多
亿啦——— ”东南贾一下子提高了
嗓门，拉长了声音，并踌躇满志地
为之四顾。周围乘客早就隐隐关
注着二人谈话，这一刻向东南贾
投来了一些赞叹的目光。

东南贾眉飞色舞起来。他打开
“爱拍得”，滴哩嘟噜向塞外贾炫着
所属企业的图片：造纸厂、纺织厂、
机械铸造厂、电动车厂……他完全
忘了普通话，用地道的家乡话抑扬
顿挫地演讲着，一连介绍了二十多
家企业。塞外贾几乎一句都没听
懂，只听出一大堆拖着长音、充满
自豪的“啦”字，而每一个“啦”字都
令他脸红心跳、气短心虚……最
后，东南贾意识到什么，又接上普
通话的茬，字斟句酌地说，一个镇，
没有工业企业就没有税收，就不能
搞好公共服务，我们这个贾镇长就
是名副其实的假镇长啦，“唉，愧对
父老乡亲啦——— ”

塞外贾的心被刺得隐隐作
痛。是东南贾故意让自己出丑吗？
人家说的有半句错话吗？他找不
到责怪东南贾的理由，只恨动车
地板太光滑，找不到一条缝可以
钻进去。这一刻，他的自尊心彻底

匍匐在这个小男人脚下，唉，不服
不行呀！

然而，塞外贾很快想到自己
的使命，重新打起精神。自己不正
是出来招商的吗？东南贾所在的
地方有这么多企业，说不定个别
企业受土地、劳动力等因素制约，
有外迁的意向，能合作一下也是
互惠互利嘛；再说，招商靠运气，
管他有鱼没鱼，先抡两网再说！于
是，塞外贾向东南贾说出自己招
商的想法。

让我介绍企业去你们那里发
展？你们优势在哪里？东南贾嘴角
挂着轻蔑的笑，乜斜着眼问塞外
贾。塞外贾说，我们土地便宜呀，
劳动力便宜呀；对了，我们镇有三
百多平方公里的牧场，有优质奶
牛十万头，可以考虑搞现代化的
牛奶加工企业……说着，塞外贾
在自己华为牌手机里找到一组奶
牛照片递过去，“看，这是我们的
新品种奶牛，多么壮实呀！”东南
贾懒懒地接过了手机。

“呀——— ”东南贾只看了一眼
便发出惊叫，“呀呀呀——— ”

“挺壮实吧？”塞外贾略有底
气地往前凑了凑。

“森（什）么呀，我雪（说）的系
（是）背景！呀，借（这）么蓝的天
嗳！呀，借（这）么白的云嗳！呀，借

（这）么美的蓝天白云嗳！都快爱
（二）系（十）年没看到了……”东
南贾一边翻看一边大发感慨，有
些苍白的脸上布满了馋相。

塞外贾立刻想起东南贾“爱
拍得”上雾蒙蒙灰沉沉的背景，像
苦思冥想的诗人突然灵感大发，
一下子亢奋起来。

“我们更大的优势是蓝天白
云！有资料说，你们沿海地区要想
达到我们天空的清晰度，至少需
要五十年的治理，每平方米的代
价至少一个亿，也就是说，你们镇
一年的税收还买不到我们十平方
米的蓝天！而我们镇的面积是五
百多平方公里……”

“夸江（张）啦——— ”东南贾苦
笑着辩解。

“不是夸奖！”塞外贾调侃一
句，然后字斟句酌地说：“一个镇，
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为一点税收
牺牲宝贵的环境，百姓疾病丛生、
怨声载道，我们这个贾镇长就是
名副其实的假镇长啦！唉，愧对子
孙后代啦——— ”塞外贾也学着东
南贾“啦”了起来。

“借（这）个借（这）个借（这）
个……”东南贾憋红了脸，彻底语
塞了。

塞外贾的自尊终于又恢复到
一米八三，只是一时也没有了什
么话题。

一车厢乘客都昏昏欲睡了，
世界很安静，列车快速而柔和的
嗒嗒声变得异常清晰。塞外贾和
东南贾尽管都眯上了眼睛，但丝
毫没有睡意，思维高速运转着。塞
外贾思考着如何招商办企业，东
南贾思考着如何减排治污染；尽
管嘴上都挺硬，心里却深深地羡
慕着对方。

有什么作物可以严守立场，不贪图快，
不占先机，不接受温暖的诱惑，而是贞静地
慢慢地生长，享受成长的快乐，以及生长的
磨难？好像只有地下作物。

红薯、萝卜、马铃薯，以我的寡陋，
没见过违反时令的。你让红薯早点熟，它
不乐意，挖出来，发育不良，白白的没有
血色，吃起来全是纤维。它们长在地下，
费时既久，价格又廉，所以人们懒得侍
弄，就让它随自己的愿了。既然看不到，
咱不急，慢慢来。一个“慢慢来”，成就
了它自己的快乐，也成就了生命的瓷实，
绝不带多少水分。

地下作物大多是圆的，圆的东西不灵
巧、不俏丽，显得憨厚质朴。前不久冯小刚
质疑演员扮农民装憨厚，他苛求“真质朴”，
当然难。不管是什么菜，都喜欢弄个绿戴个
红的，这是天性，因为在地上大伙都要展示
美好的一面。只有地下作物，你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你，才能真正做自己。等到见天日
时，该啥样就啥样了，甭管。

拔萝卜，小白兔都会。马铃薯用锄掏，
得见功夫，锄破了遗憾。红薯也叫山芋，据
说先前无名，成熟后先民刨出，惊见其大、
其多，忍不住“吁”地一声，相当于现在的

“哇塞”，于是就有了“芋”的名字，可以想见
那种惊喜。马铃薯原产南美，我想外国先民
挖到，也是“吁”了一声的，所以又叫“洋
芋”，有点“洋人之吁”的意思。

现在是秀时代，遵守时令的菜大多卖
不上价，所以要抢先或者是滞后。正所谓

“一枝独秀”。多了，大伙都一样，就泯然众
人矣。就像现在出去玩，不刷博贴图，那哪
能叫玩呢？有老两口，十年呆了十个念想已
久的城市，两人租房住下，买菜做饭、逛街
游玩、学技交友，和该市的其他老人毫无二
致。他们对这十个城市的理解，又岂是浮光
掠影者能够想象的？就像土豆的活法，埋在
那里，静静成长。

时下许多怀念先哲的书，都会打上诸
如“大师远去”之类的话。大师因何难再得？
因为他们都是地下作物，开始或许有俗心，
渐渐地沉静了，心里自有世界，不被外界的
浮华打扰和诱惑，质朴、静笃，终于成其

“大”。
在这个稍显浮躁的时代，我们该学学

地下作物，沉下心，沉住气，静静地埋在温
暖的土地里。当许多秀过的花叶都凋落的
时候，地下作物会被惊喜地发现，他们会
说：“吁！”

一个叫贺拉斯的外国人说到独处，“我
一个人静静地走在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
贤人君子们能做些什么。”

这句话令人一下就平静下来，它平易
好懂，写出了人的一种状态。独自走在树
林里，四处十分安静，他想到了那些已经
逝去的人物，想着他们“能做些什么”。
这无非就是一句中国的老话，叫“见贤思
齐”。那些人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就做
不到？今天一切都变了，今非昔比了，我
还能做些什么？究竟还有多少可能性？这
种设问和向往里，蕴藏了太多的东西。

还有一个宗教家，他说过的一段话也
值得写下来，他说：“我每一次到人多的
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从
前了。”

这句话同样平易好懂，也同样耐人寻
味。我们不妨从个人的经验中好好回忆一
下，看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在我们的经历
中，凡是那些太热闹的场合，往往也是各
色人等努力表演的一些地方，我们参与的
整个过程可能也不乏愉快，但回来之后还
是若有所失，大约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
能安定下来，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 自
己的安静和独处，自己的思考。原来只有
安静才能“见贤”，也才能“思齐”，而
人多的地方是没有思想的，那里不光远离

了想象中的“贤人君子”，反而更多地与
时尚之物搅在了一起。那些热衷于到人多
的地方厮混的人，常常是不安分的人，不
务实求真的人。那些人当中也会有个把有
心力定力的人，他们或许是偶尔才去一下
的，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人多的地方出
现有定力、有独特见解的人的几率总是比
较小的。

安定下来才有思考的力量，才会找到
生命的立足点，才能够发力。我们不停地
到那些场合去，就像一个人被提离了地
面，身心都会失衡。

有人讲，一个人要善于学习，要倾
听，要阅人无数，这样对于客观世界的认
识才会深刻。如果一个人总是满足于在
“树林”里溜达，也就丧失了学习的机
会。比如我们一直称道的李白和杜甫，这
些唐代大诗人就不曾安分过，他们到处游
走，饮宴交友，热闹得很——— 似乎如此，
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诗章还会发
现，他们为了生存或一些嗜好的缘故，虽
然不可避免地要浪费一些宝贵的时间，但
是比较起来，他们使用时间的方式还是比
我们当代人智慧得多。

李白和杜甫两个人或结伴或独行，游
历名山大川，一生走了多少地方。李白在
山东遇到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就与他们

约会徂徕山，结成了“竹溪六逸”。李白
特别迷于道家，去大山深处访道论玄，话
题又是何等深邈。当年长生不老的修炼，
对瀛洲的向往与探访，都是了不起的最现
代最先锋的事业，是关乎生命源头和归宿
的形而上的问题，不但不俗，而且一定会
引领诗人走向更加阔大的思索。我们甚至
可以说，没有李杜关于长生的探访，也就
没有他们那些深邃迷茫的诗章。特别是李
白，他的诗意缥缈迷离新异奇绝，与他的
修道生活一定是大有关系。

至于他们与大量文朋诗友的唱和，那
虽然留下了不少文字，有的还算应酬之
作，但从诗中所见，也大多只是三五好友
甚至是一对一的饮谈。这并非是大呼大隆
的场面，算不得“人多的地方”。我们今
天对李杜那些文字的揣度之间，时常会有
一种跟随游走的感觉，甚至可以在午夜的
安静中听到他们脚踏树叶的沙沙声。那真
的是一个人走在“一片静静的树林里”。

人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下与大自然连接
一起，全部潜能就会悄悄集合、堆积和聚
拢。不难发现，一些有大能的人，不管从
事什么，他们面临一生最重要的行动关
口、需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时，往往要退守
到一个寂寞的个人空间里，去好好安静自
己。

或许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了，今天就
是应该经常到一些热闹的地方，听取各种
各样的声音，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
正好相反：网络时代足不出户就可以置身
于这样的环境。这种嘈杂难道还不令人畏
惧吗？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停地接
受和过滤各种信息的人，顶多是个消息机
灵人士，是个信息收集员。而具有原创
力、发现力和思想力的人，只会是那些冷
静自处的人。

看一个人和一群人，道理其实全都相
同。如差不多的人口密度，有的地区整条
街道放眼望去总是拥拥挤挤，那么这里
的人文素质一般来说会是比较低的；而
相反那些比较安静和清寂的地方，人文
素质就会高一些。这是重要的差别和表
征，可以说是相当发人深省的。那些拥
挤之地不要说很难保持一片安静的树
林，就是有，谁又会去里面享受？会有
一个人走在“一片静静的树林里”？即
便去了，大概也只会去拣柴火，打鸟，
给野兔子下套。

“贤人君子”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
镌刻在了人类的历史上。我们跟那些永恒
的思想失之交臂，于是才变得平庸、无足
轻重。但愿李白和杜甫等盛唐诗人能够更
久地活在我们心中。

我在大约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井
上挑水了。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
老是忙得回不了家，逢到母亲生病的日
子，挑水的事就落到了我和哥哥身上。哥
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他小时腿受过伤，我
就不能过多地累着哥哥。

当时，我人又瘦又小，两只木桶就显
得又高又大。我去挑水，只能挑回两半
桶。从井上到家的一里多路上，少说也要
歇三四次。脚下也不怎么稳当，蹿来蹿去
的，惹得村上的叔叔婶婶看见了，就说起
那个人人皆知的谜语逗我———“三个娃
娃一般高，清早起来洗一澡”。说罢笑罢，
看我蹿来蹿去地走远了，他们只好摇摇
头怅然一笑。

我们那里是平川，没有泉，只有井。
井口有一米见方大小，是很厚很大的料
石围成的，井沿上早已被不知多少朝多
少代的井绳磨得溜光，且有着很深的凹
槽。井边长着一棵很粗大的柳树，扑出很
大的一片阴凉。柳树喜潮湿，老了依然生
机勃勃，垂下密密的柳丝，上面鸣叫着伺
机落下来饮水的白脸雀、斑鸠什么的；井
边还有一间小神龛，里面供着一尊五官
已经模糊的神像，也不知是水神还是井
神，村里人都说不出，只知道是一尊好
神。井边的柳树下，往往会站着几个来挑
水的人，水拔上来了，放在那里，却不愿
先挑着回家，要站着说几句闲话的。我们
那里桑很少，麻也很少，张家女人李家汉
子就说些下猪娃、下狗娃、赶场、补锅、偷
人嫁汉的杂事，井边就成了村里人交流
的一个场所。

在我刚试着去挑水的时候，把空桶
下到井里，桶老是浮在水面上，舀不上
水。这时，就有同样来挑水的教我摆桶舀
水。他说：“左一下，右一下，再左一下，右
一下，松手！”在他说松手的时候，桶就倒
了，就舀到水了。水舀得太满，不容易拔
上来，只好再左摇右摇将满桶水摇出半
桶再拔上来。有时，去挑水了，却怎么也
摆不倒水桶，急得汗都出来了，可等很
久，还是遇不到来挑水的，就很有些惆
怅。二次挑水时，只好带上坠井石。坠井
石是一块环形的石头，套在桶梁上，由于
桶梁上重了，桶就能自己翻倒舀水。就这
样大概过了半年，我才学会了摆桶，才不
再和那些笨人一样带坠井石去挑水了。

从井里朝上拔水桶是很累也很危险
的活儿，村里隔三年五载年就有人不小
心掉到井里的。

到了旱季，井水的水面深到一丈，甚
或两丈，井绳要用长的，挎在腕上就是一
大盘。每拔一桶水上来就得喘几口气，头
也昏了，腰也痛了。

在许多个清晨，不等别人来挑水，自
己先去挑第一挑。水拔上来，井水蓝蓝
的，里面映着星星月亮，就有些激动，
就先蹲下来，歪着脖子喝两口，再歪着
脖子喝两口，真是沁人心脾的一种享
受。

挑水最困难的是下雨的日子。雨刚
下一天两天，婆就把大桶小桶、大盆小
盆都摆在屋檐下，看成线的檐水落进桶
里、盆里，再一桶一盆里倒入水瓮。等
到天不下雨了，瓮里的水用完了，就得
到井上去挑。去井上的那一段路哪里是
路啊，简直就是一截酱缸，泥巴烂得能陷
没人的脚和小腿。

记得我们西边的邻居家每逢这种日
子，两口子都要吵架的。男的说：“你比我
大两岁，我叫你姐的，你得体谅兄弟啊！”
女的就回敬：“姐老了，还不体谅老姐？”
三说两说就吵开了。最后往往是当姐的
去挑水，惹得邻居都骂那男的是不要脸
皮的小人。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母亲都要
到井边去洗衣服的。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可
是井里冒着白白的热气，拔上来的水没
有那么刺骨。母亲有时在井边洗一家大

大小小的衣服，有时淘几天用的红白萝
卜、葱蒜香菜……尽管井水有些热，可母
亲的手几乎在每个冬天都会红肿、皲裂，
流血再流血。那时，还没有谁家有塑胶手
套，母亲就把膏药块捏成细条塞进手上
的血口里堵着血，继续洗啊洗的，直到
春天到了好久，母亲手上的伤才会痊
愈。

那时，我们村少说也有近四百口
人，全指望那一口井供水。那口井从来
没有枯过，水旺旺的，清清洌洌。

一口井也许和一个村子里的人命运
攸关，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井水里
的微量元素天长地久地影响着村里大大
小小人的身体和智力，当然也就影响着
一村人祖祖辈辈的存在和发展。

这样想来，那口井还真是一口好
井，因为我们村在古时出过一些人物
的，解放前村上也出过几家大地主，在
洋县一代名气很大，后来，村上考走了
不少大学生，去国外生活的也有几个。

井，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眼；去井
上挑水，是一件神性的事情。

人是不肯轻易离开井的，除非你命
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非得“背井
离乡”不可。

想起井，想起挑水，我就会沉入一
大片幻想中，我甚至在想：就让我是一口
井吧，就让我的文字是一口井吧，蓄着永
远清凉、甘洌的井水，不浑不枯！

一年前的3月8日，马航MH370客机自
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239名乘客和机
组人员从此音讯全无。一年间，多国海空力
量的水面搜索毫无线索，接力海底探寻的
商业公司在恶劣天气与频发的装备故障中
跌跌撞撞前行，也是无果。

根据计划，水下搜寻将于2015年5月前
完成。未来一个多月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的话，不断积累的搜寻成本与愈发渺茫的
希望之间，又该如何选择？

事件最悲怆之处在于深深的无力感。
在一个科技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在我们这
个遍布卫星雷达的地球上，一架飞机不可
思议地、不留痕迹地消失了。

马方今年1月份正式宣布飞机失事且
无人生还，最新发布的事故中期调查报告
则把“失事”改为“失踪”，这一报告包含一
份长达584页的“事实性信息”文件。文件提
到，MH370的黑匣子上的定位信标电池于
2012年12月过期，却未有更换；MH370的
机长在起飞前并没有任何个人或财务问题

的迹象，生活没有发生重大转变或出现吸
毒、酗酒、社交障碍等，其他机组人员行为
也正常；在最终报告发布前，每年马航事件
周年时都将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用于避免
未来相似事故再次发生……

读来心痛，仿佛一切调查与寻找绕了
一大圈、又回到原点。不得不说，尽管亲属
思维与公众话语中的他们状态仍为“失
联”，时至今日，拯救生命的期望已然微若
尘埃。如果是“人祸”，调查追踪的难度往往
更甚于“天灾”。

事件的实质为技术与人性的博弈。多
少年来，人类企图通过科学技术最大限度
减少自然与人为风险，比如911后加装部分
客机的反劫机系统，比如飞机与卫星的信
号“握手”服务。而问题在于，事件中的人性
一旦隐身迷雾，再精密的应答系统或许也
难以应对“主动失踪”。

当然，到目前为止，劫机的可能性也仅
仅是猜测。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在高度复
杂而非一目了然、系统而非孤立的现代社

会安全环境中，“人”的因素已经上升为重
中之重。直面于此，技术才能更清醒而有效
地沿着扬善抑恶的轨道发展进步。

生命面前，所有的分析、猜测与感慨似
乎都是徒劳。我们只关心真相，但真相的抵
达极为崎岖。去年春夏整整70天，我曾随中
国海军搜索力量的一部从泰国湾、安达曼
海、苏门答腊岛辗转至各方最后锁定的南
印度洋，所乘井冈山舰为中国除航母外最
大的作战舰艇，而此行不过是大海中的一
根针在寻找另一根针。

无数次，我们和他国搜索力量发现了
各种各样的疑似漂浮物——— 油污带、渔船
救生衣、集装箱、鲸鱼尸体以及稀奇古怪的
垃圾，却无一与失联航班相关。更多的时
候，当我们以最快速度赶赴目标点，海面惟
余茫茫。

澳大利亚珀斯以西海域风大浪急，洋
流紊乱，水深5000米以上。我个人认为，假
如，假如终结地确为南印度洋，飞机可能是
在油尽后整体入水，而后被巨大的海水压

力无限压缩，最终落于一块较为平坦的海
底。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或许都无
法以释放局部残骸的方式向外发出信号。
它只能沉默地等待，就像历史上那些沉没
经年的飞机和船只。

3月8日晚上，我和共同见证马航客机
搜寻的媒体朋友们小聚，于回忆里一时恍
惚：在没有边际也没有痕迹的大海上，它身
在更遥远的水天之间，或是曾与我们擦肩
而过？

一年前，伴随中国全力参与搜寻工作
的进程，对中国媒体无所作为的指责也盛。
批评有理，但也未免偏颇了。相关数据源都
不在中国，媒体在重大国际事件调查中的
突破能力很难独立于一国的科技、经济实
力而异军突起。

国家的成长与每一个生命血肉相联，
这是家国情怀一个并不抽象的落脚点。而
在悲剧渐淡出人们记忆的一年后，国家和
亲属们仍未放弃坚守。无论对谁，真相归来
之前，要说告别太艰难。

□ 白瑞雪

这个世界吸引我们的东西太
多了。眼睛，耳朵，每天被绑架一
般，看眼花缭乱的刷屏，听车水马
龙的喧嚷。因为一颗贪心，又心甘
情愿被绑架。要各种各样的“馅
饼”，要高低起伏的数字，要所有
通关的密码，要丰盛更丰盛的一
切……

你说是迫不得已，自愿也好，
被动也罢，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

“一片静静的树林”了，或者，找到
那样“一片静静的树林”。不一定
要像贺拉斯那般，想着贤人君子
们能做些什么。只是体味一下久
违的，简单，独处，寂寞，这些词究
竟是什么味道。

或许会发现，因为贪恋丰
盛，很多不起眼的东西，天经地义
的事，早已被我们无视甚至忘记。
比如亲情，比如白开水，比如呼
吸，比如时光的流逝。

《挑水记》里，那些挑水的经
历，那些井边发生的故事，貌似平
淡无奇。也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眼望去，无波无澜。
但如果你肯安静下来，字里行间
细细咀嚼一番，又分明探得时光
内部的深趣。心头一点温热突至，
不禁令人暗喜，仿佛握有了翻新
生活的秘密配方。

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写作者，
他们深谙此法。

眼睛模糊了，就去“一片静静
的树林”；耳朵麻木了，就去“一片
静静的树林”。独处，像一点明矾，
可以沉淀过滤纷繁复杂；安静，像
一道光，让眼前清晰，耳朵复聪，
便能看见身旁隐藏的吉光片羽，
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和频率。

《地下作物》里，作者感慨，
“大师因何难再得？因为他们都是

地下作物，开始或许有俗心，渐渐
地沉静了，心里自有世界，不被外
界的浮华打扰和诱惑，质朴、静
笃，终于成其‘大’。”

生命是立体的。我们不断变
换着各种姿态，应对生命里的变
幻。哪里前行哪里暂停？以吸引自
己注意力的程度，来判断事物的
重要性？还是多一些克制，并保持
着自己的节奏？全取决于自己，也
只取决于自己。

白瑞雪，作为一名记者，不在
采访，就在去采访的路上，忙碌可
想而知。但她有自己的“一片静静
的树林”，午夜时分，键盘上的噼
里啪啦声，正是她行走在“一片静
静的树林”里。

她看到，“在高度复杂而非一
目了然、系统而非孤立的现代社
会安全环境中，‘人’的因素已经
上升为重中之重。直面于此，技术
才能更清醒而有效地沿着扬善抑
恶的轨道发展进步。”

“安定下来才有思考的力
量，”在铺天盖地的声音里，但愿
我们都能听到张炜的这句提醒，
安定下来，“才会找到生命的立足
点，才能够发力。我们不停地到那
些场合去，就像一个人被提离了
地面，身心都会失衡。”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持续
升温，这预示着，乍暖还寒已过，
春天真的来了。

这是万物醒来的时分，能不
令人兴奋？随便种点什么都能发
芽吧，比如梦想，比如，一片静静
的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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